如何和不喜歡的人相處
中國人常說的「人緣」，日本話稱為「人氣」。例如，有的明星在戲裡的演出不一定很出色，但是他有某種特質，無形中會吸引許多影迷，很受大家歡迎；有的明星則沒有這種特質，但他的戲演得好、歌唱得好，所以還是會有許多戲迷、歌迷支持他，這是因為他透過美妙的歌聲、精湛的演技，或是他的看法、想法與大家結緣，所以大家都喜歡他。

像我透過寫作、演講，也和很多人結了緣，因此我走在路上時，很多人見到我就會說：「你是聖嚴法師嗎？我看過你的書。」我雖然不是直接與讀者面對面，而是間接透過書本作媒介，也算是與大家結緣。
　 
從佛教的觀點來看，這就是「緣」。如果結的緣是好緣，別人自然會主動親近你，喜歡和你做朋友；如果結的緣是惡緣，別人就會討厭你，不願意和你合作。所以，如果大家都不喜歡你，或許就表示你平時不願與人結善緣。

彼此有緣的人相處在一起，必然感到親切、歡喜；遇到和自己無緣的人，光看對方的模樣就覺得討厭，他的一舉一動，都讓你不順眼、不喜歡，甚至連髮型和動作都可以嫌棄。

其實問題並不一定出在對方身上，因為喜歡或討厭是主觀的感受，有些可能是你自己從小養成的觀念，有些則可能是過去的經驗在腦海裡留下的印象。例如，看到三角臉的人，就聯想到毒蛇的頭是三角形的，覺得很可怕；看到瘦長的臉又聯想到馬臉，覺得很難看；看到圓形臉，又認為是燒餅臉，不雅觀，無論看到哪一種臉型，都一樣有意見。又或者，某類型的人曾經在某個機緣下，帶給你很不舒服的感覺，從此以後，看到這類型的人你就覺得反感。

由此可見，喜歡或不喜歡，可能起因於自己在過往的經驗中，在某一時刻停駐過心頭的記憶，也可能是過去世所帶來的好惡，以至於見到某類型的人、聞到某種味道、聽到某種聲音，都會產生自然的心理反射作用。

所以，如果某個人讓你覺得很討厭，可能是你過去世沒有和他結善緣，或根本結的就是惡緣；也可能是你在這一生中，沒有意願要與這類型的人結緣。但是，你討厭的人未必會真的對你造成不好的影響，那只是你主觀意識在作祟，導致你排斥、不願接觸對方；如果對方也有同樣的回應，就會造成互相敵對的局面，漸漸地，自己就變得沒有人緣了。

當我們遇到不喜歡的人時，不妨這麼想，就是因為自己前世沒有和對方結善緣，所以這一生他老是來煩你、整你、讓你難過，但這些困擾可以讓你有更多磨練的機會、成長的空間，你反而應該感謝他。即使你善待對方，對方還是對你不好，
你仍舊要繼續與他結善緣，因為既然過去未曾與他結好緣，此生更應該與他結善緣。如果能有這種觀念，即使見到自己不喜歡的人，也會覺得對方是來成就自己的菩薩。

所以，如果別人對你不好，你仍然要善待他；如果別人傷害你，你仍然要一本初衷地照顧他；如果別人欺負你，你應該要原諒他，這就是「廣結善緣」。如此堅持下去，別人便會逐漸被你的態度所轉變。

也許此生你一直付出，都得不到對方正面的回應，但還是要繼續和他結善緣，這種緣叫「來生緣」。畢竟連草木、動物都有感情，更何況是人呢？只要心存善念不斷地付出，對方一定會轉變，即使今生不轉變，來生也會轉變。所以，只要抱持著與他人結「來生緣」的信念，便不會覺得和自己不喜歡的人相處是件苦差事了。 
	感動~化敵為友最好的方法


	在我所提倡的「心五四」運動中，「四感」是與人相處時的四種主張──感恩、感謝、感化、感動。其中，「感動」的意思是指，以智慧來處理事、以慈悲來對待人，以勤勉、謹慎、恭敬、謙虛、寬容的態度，凡事從自己以身作則，自然能夠產生力量感動他人。


可是，只要存有想感動別人的念頭，心中就一定有特定對象，也會產生期待；一旦期待落空，就會覺得挫折、無奈。但如果只是單純的幫助他人，心中沒有特定的對象，也不在乎做了以後會不會有人受到感動，只是默默的行善、助人，別人反而會因此受到感動，而跟著一起做。

例如，一般人在下班後或假日，都會去看電影、逛街，或上館子大吃一頓。可是我們出家人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沒有放過一天假；出家人一無所有，沒有自己的財產、家屬、事業，既不是為了自己的兒孫，也不是要陞官發財，只是為了弘法利生的事業而忙碌，這種單純為了奉獻而付出的無私精神，常使許多人受到感動。

可是我的本意並不是要使人感動，因為和尚的本份，就是服務眾生，所謂「做一日和尚，撞一日鐘」，我只是盡自己的責任而已。我不應該跟一般在家人一樣放假出去玩，也不會和別人計較：「你們常有假期，我都沒有，好可憐哦！」我不但不會這樣想，反而會非常感謝大家給我機會奉獻。

我也經常對我的弟子們說：「我真是感恩你們！我對你們沒有恩，是你們對我有恩。」我對他們的感恩心，是根據佛法的觀念而來的，也就是所謂的「三輪體空」──如果沒有受者的成就，也不能圓滿布施的因緣，所以要感謝他們給我培福的機會。我的弟子聽我這麼說，心裡都非常感動，心想：「明明是師父辛辛苦苦地在教我們、幫我們，為什麼他還要感恩我們呢？」他們被感動之後，心靈會因此受到啟迪而轉變，更願意主動幫忙，發心奉獻。

另外，也經常會有人攻擊我，雖然被打擊時會難過，可是我不會感到怨恨，或是想要報復。相反的，當打擊者需要我的協助時，我還是會協助他們，不會藉機報復。這樣一來，他們便會生起慚愧心，當慚愧心生起時，就是被感動了。

但是我幫助他們的目的，並不是要感動他們，而是我本來就應該這麼做，我只是在實踐佛法的精神，而實踐佛法的結果，往往會感動他人。

更進一步說，在平常的生活中，不要隨便為了任何一點小事情，就看這個人不順眼、看那個人不順眼，就罵這個人、恨那個人，即使是對方錯了，還是要諒解他。尤其有些人無法接受他人的指責，你一罵他，他就會和你結仇。對於這種人，我們不能用斥責的方式來解決問題，也不需再多費口舌和他辯論，只要包容他、慈悲他，和他做朋友就可以了，久而久之他自然就會受到感動，覺得和你作對是不應該的，雙方就會從敵人漸漸成為好朋友。

要化解人與人之間的衝突，有效、最好的方法，就是用佛法的精神感動人，「感動」，真是化敵為友最好的一種方法。（大法鼓 第1032集）
	法鼓山建築理念及目的

	

	■ 聖嚴法師(法鼓山創辦人)

首先，我要感謝這次研討會的副主任委員，新竹法源寺住持寬謙法師，因為法鼓山在去年10月21日落成開山大典之後，有許多建築界的朋友都對法鼓山建築非常感興趣，甚至有人希望我們能召開記者會，對外說明法鼓山建築的基本精神。可是我們覺得，以記者會來傳達法鼓山的建築理念，其立意雖好，卻不是最好的方式，因此也就擱置了。

一直到我們請教寬謙法師之後，才有了舉辦法鼓山建築研討會的想法。寬謙法師本身是一位建築師，他對佛教藝術有深厚的素養，而他的父親，就是受人尊敬的已故雕塑大師楊英風先生。

本次大會除了邀請寬謙法師擔任副主任委員，我們也很榮幸地邀請到漢寶德參與，這是非常難得也非常歡喜的一樁事。我對漢寶德非常景仰，他的文章，我在四十年前就已經拜讀過，例如我在中華佛教文化館時期辦的《佛教與文化》季刊，於1968年12月發表了一篇〈中國佛教藝術的價值〉，文中第二節便是探討中國佛教的建築，當時我即參考了漢寶德的論文。

佛教建築要能反映時代
而我自己對於佛教建築，雖是十分關心，卻談不上研究，到目前為止，也只發表兩篇相關文章，除了前面所說〈中國佛教藝術的價值〉，另一篇發表於1998年元月，由寬謙法師主持的「佛教建築設計發展國際研討會」，地點在慧日講堂，我應邀做了主題演說，題目也叫做「中國佛教建築」。

可是，就如我所坦言，我並不是佛教建築的專家，但是我深切關心著佛教的建築。尤其法鼓山的定位，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傳統的佛教寺院，是向教育部立案申請的，乃是一個教育機構。我心目中的法鼓山建築，是要能夠反映這個時代、台灣這個地方的佛教教育建築群，是寓有教育功能的當代佛教建築群。在這個基礎之上，我們開始思考法鼓山建築的特色。

然而這個特色究竟是什麼，一開始我也不清楚，那時我只知道，有些原則一定要把握。首先是環保理念的落實。我告訴工程人員，絕對不可破壞山上原有的地形、地貌，甚至在不破壞地形地貌的原則之下，我們逐一選擇適當的位置，來建設適當的建築物，而不是為了建築而改變山上的地面形貌。

這樣一來，也就增加了數倍的工程難度。我們的建築，一定要跟地形地貌配合，但地形地貌的條件，能否契合我們需要的主體建築及陪襯建築的量體需要，則是一大問題。為此，我們探勘建築用地，是一塊一塊地看，一次一次地選定。

首先選定的是禪堂，其次圖書館，再來則是第一演講廳，也就是大殿。禪堂和圖書館的位置很快就確定了，但是大殿的位置，一度讓我們深感困擾。因為我們選定大殿的位置平台太小，就是把後面的山頭推平也擴充有限，所幸最後藉著工程的巧思把問題給克服了。

接下來確定的是教育行政大樓，位在圖書館邊旁的山坡上，再來是教職員宿舍和男寮、女寮的位置。男眾寮房所在的平台原本很小，我們運用工程方法而加以改善；女眾寮房的位置，最初是一塊水稻田，休耕以後濫泥充斥加上雨水沖刷，水土保持相當不易。在做水土保持及地基工程時，我們得到台灣大學的陳宏宇、黃燦輝及台灣科技大學的李咸亨等諸教授的指導，克服了許多地質學上的困難。
	


